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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寻最佳探寻最佳 冬游乡村冬游乡村
北京时间 11 月 15 日，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举行的联合国旅

游组织执行委员会第 122 次会议上，公布了 2024 年“最佳旅游乡

村”名单，我国申报的云南阿者科村等 7 个乡村入选。至此，我

国的“最佳旅游乡村”总数达到 15个，居世界第一。

2021 年，联合国旅游组织启动“最佳旅游乡村”评选。此前，

我们曾向您推荐 2021 年入选的浙江余村、安徽西递村和 2022 年

入选的广西大寨村、重庆荆竹村。本期，我们一起走进新晋“最

佳旅游乡村”云南阿者科村、福建官洋村、湖南十八洞村、四川桃

坪村、安徽小岗村、浙江溪头村、山东烟墩角村，以及去年入选的

江西篁岭村、浙江下姜村、甘肃扎尕那村、陕西朱家湾村。

这个冬天，不妨悠游“最佳旅游乡村”，观佳景，品佳肴，享佳

趣，渐入佳境。（李凤）

视觉中国 供图

云水之间
□ 温吉娜

官洋村位 于 福 建 省 漳 州 市 南 靖 县 ，是 土 楼 文 化 、闽 南 文 化 、客 家

文化的“大观园”。通过改善和活化利用土楼，融入休闲业态，官洋村

正在产业融合和城乡融合中实现乡村振兴的蓝图。

梯田上的阿者科
□ 路 嘉

阿者科村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，坐落于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核心区。千百年来，当地村民探索出由森林 、水

系 、村寨 、梯田“四素同构”的生态环境资源利用方式，创造出“与自然共生”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表现形式。这份和谐之美，如今也成

为引人入胜的旅游资源。村民以梯田、房屋、生产生活方式等资源入股，走出一条全民共建共享的旅游发展之路。

清 晨 ，站 在 阿 者 科 的 高 处 远 眺 ，整

个村寨笼罩在一片灰白色的雾中。云

雾 缭 绕 中 ，梯 田 被 一 阵 阵 清 脆 的 鸡 鸣

鸟叫唤醒，鹡鸰在雾中飞行，像是在驱

散 雾 气 。 当 红 日 喷 薄 而 出 ，拨 开 云 雾

的 那 一 瞬 ，眼 前 的 一 切 美 得 摄 人 心

魄 。 随 着 太 阳 升 起 ，山 岭 村 寨 被 照 耀

得 生 机 勃 勃 ，整 个 梯 田 也 已 然 清 晰 可

见 。 天 空 中 溢 满 澄 澈 的 光 辉 ，梯 田 的

水 面 静 谧 如 镜 。 在 这 片 土 地 上 ，光 影

与 梯 田 相 互 交 融 ，形 成 了 一 幅 幅 如 沙

画般流动的画面，让人惊叹。

这 是 去 年 冬 天 ，在 阿 者 科 的 一 个

清 晨 ，我 所 目 睹 的 迷 人 景 色 。 四 季 如

春 的 红 河 州 ，冬 天 并 不 冷 。 我 所 到 达

的梯田位于红河州元阳县的多依树梯

田 核 心 区 ，是 红 河 州 众 多 梯 田 拼 图 中

的一块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里是阿者科，

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村落。

阿者科坐落在海拔 1800 多米的哀

牢 山 深 处 ，由 60 多 户 哈 尼 族 家 庭 组

成。这里保留了独特的“四素同构”生

态 环 境 ，即 森 林 、水 系 、村 寨 和 梯 田 和

谐共生。错落有致的“蘑菇屋”构成了

村 庄 的 丰 富 景 观 。 因 为 常 年 云 雾 弥

漫 ，梯 田 环 绕 ，阿 者 科 又 被 誉 为“ 云 上

梯田人家”。

入 住 的 客 栈 就 在 阿 者 科 附 近 ，下

午一到客栈，顾不上喘口气，便换上轻

便 的 背 包 ，踏 入 了 这 个 迷 人 的 村 寨 。

甫 一 进 入 ，便 能 看 到 山 上 的 溪 水 顺 着

渠 沟 流 淌 。 溪 水 源 自 哀 牢 山 ，流 到 村

寨 处 ，便 和 村 寨 的 青 石 小 道 一 起 把 人

迎 到 村 子 里 。 走 在 村 寨 的 石 道 上 ，简

直 不 敢 相 信 眼 前 所 见 ，随 处 可 见 的 葱

郁 树 木 ，无 不 昭 示 着 这 是 一 方 无 与 伦

比的健康之地。我边走边伸手抚摸着

攀 附 在 篱 笆 上 的 炮 仗 花 ，绿 意 触 手 可

及。哈尼族村民腌制的腊肉在门口摆

卖，香气四溢，逼得人直咽口水。

视 线 抛 向 远 处 ，流 云 像 是 天 上 的

游 客 ，慢 悠 悠 地 鸟 瞰 着 梯 田 和 梯 田 上

的 阿 者 科 。 看 到 此 景 ，路 途 奔 波 的 疲

惫 全 然 消 退 。 一 颗 心 沉 下 来 ，仿 佛 世

间不再有着急的事去做。

当 地 的 哈 尼 族 同 胞 有 着 悠 久 的 农

作 历 史 。 他 们 敬 畏 自 然 ，并 扎 根 于 土

地 。 他 们 敬 畏 树 木 ，认 为 森 林 是 神 灵

居 住 的 地 方 ，护 佑 着 一 方 平 安 。 他 们

珍 惜 水 资 源 ，水 生 万 物 ，水 滋 润 着 村

庄 ，生 出 了 房 子 和 人 家 。 梯 田 起 初 的

样子并不是这样，今天之所以吸引人，

是历代农人智慧劳作的成果。祖先像

是 以 大 地 为 纸 ，画 一 幅 美 丽 的 画 。 一

代代农人不断构图，反复修改调整，直

到 趋 近 完 美 的 状 态 。 凡 美 幻 的 事 物 ，

莫不经历长久的洗练。也唯有这样的

山 水 草 木 ，才 能 滋 润 出 元 阳 梯 田 这 样

存于世间的美物。

在 一 间 小 餐 馆 ，点 了 一 碗 梯 田 红

米 制 的 米 线 ，真 是 一 等 一 可 口 。 米 线

里 饱 含 着 庄 稼 人 的 真 诚 ，暖 胃 又 暖

心。吃得不过瘾，准备买些带走，但哈

尼 族 大 姐 无 奈 地 说 ，阿 者 科 的 红 米 线

产量少，只能在这里吃。

一 顿 饱 足 后 ，迈 进 村 寨 下 方 的 梯

田，如坠梦境。我凝滞不语，很久没有

接 触 自 然 的 眼 睛 扫 视 着 眼 前 的 一 切 。

我知道我正在一点一点地揭开这里的

神 秘 面 纱 ，像 得 到 一 大 堆 礼 物 的 孩 子

一 样 。 此 刻 城 市 消 失 了 ，仿 佛 又 回 到

了小时候的乡野。

我 缓 缓 举 步 移 动 着 ，周 遭 的 一 切 ，

稠 密 地 包 围 着 我 。 鼠 曲 、鬼 针 、姬 蕨 、

蓬 蘽 、酢 浆 等 各 种 不 起 眼 的 花 草 长 在

田埂边，透过它们的名字，就能感知它

们的气质。这些花草在田埂上互生互

长，紧紧地护着田埂。水面上，一群绿

头 鸭 或 凫 水 ，或 觅 食 。 不 知 是 哪 只 鸭

子没憋住，把蛋下在了水田里。

田 间 还 散 布 着 一 些 不 规 整 的 菜

畦 ，里 面 种 着 若 干 应 季 菜 蔬 。 冬 萝 卜

露 出 白 色 身 子 晒 着 日 光 浴 ，它 们 不 急

不慢长着，直到开花成熟，芋艿的叶子

依然那么优雅深绿。这些不急不忙长

着的绿色食物，最滋养人心，喂养人的

体格。

几 棵 伫 立 在 田 间 的 桃 树 ，像 是 看

守 梯 田 的 哨 兵 。 我 停 下 脚 步 ，坐 在 其

中一棵桃树下歇脚。桃树边还搭了一

间 棚 屋 ，我 能 想 象 ，动 镰 收 稻 的 时 节 ，

人 们 来 不 及 回 去 吃 饭 ，只 能 在 这 里 解

决 ，饭 后 还 能 倒 在 棚 里 小 憩 一 会 。 那

丰收的喜悦，仿佛就浮在眼前。

正 遐 想 之 时 ，一 位 大 叔 从 身 边 走

过 ，去 田 间 察 看 地 情 。 我 抓 住 机 会 和

他攀谈起来。原来这位大叔不仅是地

地 道 道 的 庄 稼 人 ，而 且 还 是 村 干 部 。

我 一 边 与 他 絮 话 ，一 边 羡 慕 着 村 里 人

习以为常的风景。

我 们 聊 得 最 多 的 是 田 中 的 浮 萍 。

这种红色的浮萍在这个季节的田中占

尽 风 光 。 它 们 在 水 田 里 拥 挤 地 生 长

着，由于太拥挤，以至于争着向稻茬上

攀 附 ，生 长 力 令 人 惊 叹 。 正 是 这 片 片

红田，迎来了四方游客。大叔告诉我，

红萍有一个好听的学名叫满江红。真

是 草 如 其 名 ，它 给 梯 田 增 添 了 生 机 和

色 彩 。 在 大 片 红 萍 映 衬 下 ，这 里 的 一

切都充满了诗情画意。

这 里 的 人 尊 重 祖 先 和 祖 先 留 下 的

梯 田 遗 产 ，并 为 自 己 的 后 代 祝 福 。 大

叔 说 ：“ 我 们 村 里 的 人 一 直 很 尊 敬 祖

先 ，也 保 留 着 他 们 留 下 的 梯 田 。 梯 田

不 仅 是 空 间 上 的 传 承 ，它 还 与 时 间 息

息 相 关 。 我 们 的 邻 居 ，不 仅 有 现 在 住

在 隔 壁 的 人 ，还 有 那 些 已 经 离 世 的 先

辈 ，甚 至 是 那 些 还 未 出 生 的 孩 子 。 我

们 现 在 能 为 后 代 做 的 最 好 的 事 ，就 是

保 护 好 这 片 土 地 。”我 默 默 点 头 ，心 里

感 到 一 阵 敬 佩 。 这 位 村 干 部 ，话 虽 简

朴，却藏着深厚的智慧。

阿 者 科 周 边 还 居 住 着 少 量 的 彝

族、傣族和苗族同胞，他们和哈尼族同

胞 共 同 耕 耘 着 这 片 土 地 ，分 享 土 地 的

丰产。民以食为天，不论哪个时代，殷

勤 踏 实 的 庄 稼 人 总 是 带 来 生 活 的 希

望 。 千 年 的 梯 田 水 稻 种 植 技 法 ，如 眼

前的溪水般，源源不竭地流传下来。

夕 阳 此 刻 正 从 它 的 巢 中 ，向 远 处

的山后投射出橘黄色的光芒。暮归的

鸭 子 翻 跨 过 倒 放 在 路 中 央 的 朽 木 ，晃

悠着身子，满意而归。不远处，几只灰

鹅也翩翩行走在狭窄的田埂上。

山 中 很 快 又 起 了 雾 ，白 茫 茫 一

片。鹡鸰和山麻雀隐入渐渐浓烈的雾

气 中 ，仿 佛 不 让 我 看 到 它 们 歇 脚 的 地

点。回到客栈，用罢晚餐，便早早回房

间 休 息 。 柔 软 的 枕 头 把 我 送 进 梦 乡 ，

一颗心瞬间找到了安宁。

身 为 这 里 的 游 客 、路 人 ，心 中 总 有

一 丝 不 舍 。 几 天 的 旅 行 虽 短 ，这 里 的

每 一 刻 却 都 留 下 了 难 以 忘 怀 的 印 象 。

虽然我也曾幻想过，不被世俗烦扰，在

这儿安身，稳稳地长久住下，但这并不

现实，我仍然要回到城市。然而，我心

中 依 然 存 有 一 份 期 许—— 即 便 不 能 久

住 在 这 片 田 园 之 地 ，我 也 希 望 能 成 为

它的常客，常常回到自然的怀抱，来感

受这份乡村与乡野的纯粹与宁静。

当 我 被 阿 者 科 的 美 打 动 时 ，我 意

识 到 ，这 便 是 大 自 然 的 魅 力 所 在 。 它

以 最 纯 粹 的 形 式 ，让 人 感 受 到 生 命 的

力 量 和 美 好 。 离 开 是 暂 时 的 ，回 忆 是

永恒的。这片纯净的乡村会始终存在

于我的心中，成为我灵魂的安歇之地。

初 晴 后 雨 ，横 溪 而 过 的 一 排 跳 岩

湿成天灰色，溪水跟着晃起不知疲倦

的涟漪。打眼望远些，才发现原先还

澄 澈 的 水 面 ，早 已 悄 悄 模 糊 如 铜 镜 。

人在溪水与条石间穿行，嘈杂的落雨

声 被 喧 宾 夺 主 ，沦 为 背 景 ，城 市 中 屡

被 忽 略 的 鸟 叫 声 反 溜 进 耳 朵 里 。 物

极必反，闹中取静，想来，这或许便是

官洋村的处世之道。

吱 呀 吱 呀 、吱 呀 吱 呀 ，雨 点 轻 推

着岸边几米高的木水车。多年前，电

影《云水谣》在此取景，给官洋村留下

了礼物，这架水车就是其中之一。另

一件礼物更加慷慨：名字。电影上映

后，男主角故乡的风景迷住了万千看

客，官洋村及其附近几个村落因此有

了别名——云水谣。

群 山 膝 下 ，云 水 之 间 ，响 着 阿 嬷

哄 睡 孩 童 的 一 曲 歌 谣 。 无 疑 ，官 洋

村 很 称 这 个 别 名 。 水 车 边 上 ，两 棵

十 余 米 高 的 榕 树 遮 天 蔽 日 ，粗 根 顶

开 地 面 ，一 条 一 条 蔓 延 ，像 草 书 不 拘

一 格 的 拉 长 线 。 当 地 人 叫 这 两 棵 纠

缠 互 生 的 榕 树“ 情 人 树 ”，树 龄 几 百

年 ，它 们 就 相 依 了 几 百 年 。 树 犹 如

此 ，人 何 以 堪 ？《云 水 谣》中 ，男 女 主

角 互 相 惦 念 了 一 生 ，可 惜 未 能 落 地

生 根 ，否 则 ，兴 许 那 份 爱 也 能 长 成 这

样 壮 观 的 树 。

我 借 着 这 把 天 然 的 大 伞 躲 雨 ，树

下 ，两 三 把 凳 子 和 茶 几 成 了 我 的 同

伴。茶几上留着一杯茶，人才离开不

久。从常驻在此的凳子来看，官洋村

人的日常，想必少不了在榕树下饮茶

闲 话 。 城 市 的 急 促 与 村 落 无 关 ，村

落，是现代人不必寻仙问道就能找到

的仙境，官洋村，尤其如是。

与 溪 水 并 行 ，鹅 卵 石 铺 就 的 小 道

旁 ，一 排 二 层 小 楼 的 商 铺 十 分 古 朴 。

沿街一面统一是木板，在瞧不见的背

面 ，还 有 砖 石 默 默 支 撑 着 小 楼 ，走 过

20 年、30 年……

与 老 旧 对 立 的 ，是 开 在 老 楼 的 新

式咖啡店、奶茶店。点了一杯蜂蜜拿

铁 ，我 一 个 不 爱 喝 咖 啡 的 人 ，竟 在 城

市 之 外 的 官 洋 村 找 到 了“ 人 生 饮

品 ”。 蜂 蜜 的 甜 腻 被 咖 啡 中 和 ，咖 啡

的苦涩又被牛奶和蜂蜜温润，在官洋

村，对立的事物一一握手言和。我捧

着 咖 啡 杯 ，第 一 次 读 懂 了 苦 涩 的 好

处 ，越 苦 的 咖 啡 ，越 能 凸 显 萦 绕 在 舌

尖的滋味，回味越绵长甘甜。

平 静 的 日 子 总 是 稍 显 无 聊 ，可 平

静的官洋村刚刚好，因为它有不那么

平凡的一面。客家土楼闻名遐迩，官

洋村所在的南靖县，一座座堪称奇观

的土楼灿如繁星。村内，始建于 1906

年的福谦楼，蜕变成了供游客暂住的

客 栈 。 人 们 大 量 迁 往 城 市 定 居 的 时

代，老房子终于得以焕发新的生机。

在 距 官 洋 村 不 远 的 璞 山 村 ，“ 天

下第一奇楼”和贵楼在沼泽地上站了

几百年。它站得笔直坚挺，远高过南

靖 成 千 上 万 的 同 类 。 我 进 入 和 贵 楼

时 天 还 未 下 雨 ，刚 刚 迁 徙 到 场 的 云 ，

盖得楼里光线昏暗，一个老阿嬷坐在

藤椅上，摇了摇头对我说了什么。客

家 话 不 大 好 懂 ，直 到 离 开 和 贵 楼 ，天

开始落雨，我才恍惚间明白，她在讲：

“天要下雨，赶紧回去歇息。”

一 人 走 过 情 人 桥 ，今 夜 ，我 歇 在

云水谣。


